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绿海·风景
编辑/龙平川 校对/李瑶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2024年 6月 2日 星期日
电子信箱：lhfk7@vip.163.com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检察诗人作品展

1.
竹之剑破土穿石而出
这力，源自大地的深处
四野寂然，它拔节的声音
醒了春天的双眸

2.
清风、明月、竹影、西天两三粒星
一杯沁心的茶、一管幽韵的箫
一柄老人的杖、一匹顽童的“马”
你献出的绿叶、青枝、翠竿、根茎
让亲近你的人，身忠直、心安静

3.
在晨风中读你，我的兄弟
顶风雨、披星辰，节劲骨正
一腔正气激浊扬清
让贪婪者颤抖，麻木者惊醒
于暮色里读你，我的姐妹
一颗颗悲悯心，庇护着
温暖的人间

4.
秋风起，满竿节操自清香
谁说中空的心
蕴蓄的不是一腔正气？
冬雪降，青枝绿叶自婆娑
谁说一身的翠色
张扬的不是一腔风骨？

5.
着蓝衣，佩徽章，我们像翠竹一样
走田畴，过村镇，访街巷
以内敛的方式敬畏生命
给受伤者法杖，替弱者拭泪光
我们这样一群人呵，读法经，守清廉
撕开烟幕，还煤以黑、还雪以白

6.
这是一片茂盛的竹林啊
枝枝相挨，为大地撑一片天
叶叶交错，为四季守一片绿
我愿做其中的一棵
根须深深扎进泥土
信念拔节生长
掌正义的灯，燃法治的光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检
察院）

竹韵检魂
胡天翔

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三年的
诉讼案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她
60 多岁的儿子带着锦旗和一封言辞
切切的感谢信登门致谢。故事一波
三 折 ，还 得 从 三 年 多 前 说 起 。2020
年，肇事司机石某撞伤老人余某娥，
老人骨折住进了医院，一番诉讼赔
偿下来，表面上，老人所有的医药费
得到了应有的补偿。

可就是这么一起普普通通的交
通事故，让老人和她的一家人走上
了诉讼之路。她的儿子一边要照顾
2020 年因为这起事故而颅脑损伤的
母亲，一边还要跟进负责整个案件
的 诉 讼 ，用 他 的 话 来 讲 ，真 是 太 熬
人，一家人为此精疲力尽。在老人的
眼里，早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心
中有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办案检察官宏一直就有股轴劲

儿，爱抠细节，大家都说简单的案子
经她抽丝剥茧总能“做出花”来。为了
一位年过九旬老人的未了心结，白天
宏检察官往返于各大医院和保险公
司走访了解，晚上留在办公室里加班
加点。那一段时间晚上，办公大楼成
了她的专场，寂静的楼道里键盘嗒嗒
声和计算器报数声显得格外清脆。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小
案，涉及赔偿的每一笔金额也比较
小，但近百条密密麻麻的数字稍有
不慎就容易出现误差。深夜里，宏检
察官在认真地审核每一张单据、每
一笔流水，一边算，一边核。当两次
不一致时又要重新来过，一大摞的
发票，从办公桌的左边拿到右边，又
从右边换到左边，将各种明面的费
用一笔一笔捋利索。

从日落黄昏到黎明破晓，账目

终于水落石出，经过比对，宏检察官
发 现 蹊 跷 ：除 去 个 人 医 疗 费 、护 理
费，加上保险公司的种种赔偿之后，
计算下来肇事司机不但没赔钱，反
而从中获利了。核计到这里，宏检察
官轻轻舒了口气——从傍晚的万家
灯火到清晨的车水马龙，她已经坚
持小半个月了。

问题来了，如果按照流程，又将是
下一场漫长的等待，对九旬老人而言
身体和时间都等不起，重新再来显然
不是最优解。部门专门召开案件“会诊
会”，大家认为和解才是最优解。

最优解下的全是“绣花功夫”。宏
检察官询问当事人双方补偿和解的
意愿，肇事司机石某感到不忿，于是
她把每笔流水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
楚楚，一笔笔账目如同己出。石某终
于无言以对，与其说被准确的数字折

服，不如说被眼前这位检察官的敬业
精神打动。

最终，在宏检察官和承办该案
的原审法官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的
儿子同意了检察机关提出的和解方
案，代母亲与石某及保险公司签订
了和解协议，并现场提出撤回监督
申请，石某增加的补偿款 2500 元当
场履行完毕……

一个个小案汇聚成了城市的烟
火气，沉淀在一份文件的铅字，一个
个民生字眼，透着悠悠的墨香……因
为一个小案，出台一份文件，最后炼
成一个品牌，那些走过的路、经过的
事，所有经历的曲折，都成为一个品
牌背后的温暖回忆。

如今，事件过去小半年了，但回
想起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宏检察
官感触颇深：小案是支撑法治大厦
的一砖一瓦，也沉淀在人间的烟火
气里。有些小案办起来并不需要太
多的技巧，但要有眼力和心力劲儿。
值得欣慰的是，自己当初的努力成
为照进小案的光，直至温暖人间。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

小案里的烟火气
林甲淳

我的美丽乡愁

乌篷船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家
住河边，每当圆圆的红红的旭日升
起时，霞光万道，水波粼粼，悠悠的
乌篷船、舟楫上的鸬鹚、披着蓑衣的
船老板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夕
阳西下，满河荡漾着绚丽的晚霞，百
鸟投归河岸那片树林的时候，密密
麻麻的煤油灯光倒映在水中宛如天
上的繁星，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

岁月如歌，时光如水。几十年
后同学聚会时有人问：“家乡的舞水
河最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什么？”大
家异口同声地喊道：“船老板，十
岩板……”说着说着大家都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伤感的是自己变
老了，昔日的景象成了美丽的乡愁。

父亲 20 岁那年，一个春暖花开
的季节，他身挎一架弹棉花的大木
弓，只身从少水的湘中乡村出发，沿
沅水逆流而上，来到了上游 300 公
里湘黔交界的舞水河畔。舞水河与
龙溪口交汇处，流动着密密麻麻的
乌篷船。龙溪古镇曾经是海上“丝
路”的小驿站，有诗云：“龙市赶墟
来，一哄人声满。夕阳下空山，乱踏
昏烟返。”写的是龙溪口市场赶集之
日，人流熙熙攘攘，直到夕阳西下才
裹着黄昏薄薄的烟雾踏上归途。龙
溪古镇的繁华，见证着舞水河给予
一座市镇的梦想与荣光。

“篷声夜滴松江雨，菱叶秋传镜
水风。”河上众多的乌篷船仿佛与河
水是一对缠绵的情侣，整日厮守在
一 起 ，两 厢 不 相 离 。一 条 长 5 米 宽
1.5 米的船，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副
渔网或几只鸬鹚，一盏煤油灯，一床
棉被，是当地渔民的全部家当。

拂晓时，夏日雨后的河面格外
清新，12 岁的我跟着麻叔上了乌篷
船。麻叔不急不慢地打开竹笼，放出
养精蓄锐了一整夜的鸬鹚，鸬鹚训
练有素地站到木船的横木上。然后，
他将木盆盛上河水，稳稳地放置在
船舱。最后，解开船桩上拴船的绳
索，用木楫轻划几下，船便悠然离
岸，驶向河湾那片宽阔的水域。旋
即，麻叔吆喝着把鸬鹚赶下船。我和
麻叔坐在木船上，眼看着鸬鹚叼上
一条条鱼，眼看着木盆里的鱼越来
越多……突然一只鸬鹚露出水面抬
起了一条金黄色的大鲤鱼，目测足
有两斤多，我“啊”地一声欢呼雀跃。
麻叔娴熟地伸过鱼兜倒入木盆里，
我忙用网盖捂上……到中午，麻叔
将船划到河湾的拴船处，拴好船，将
捕到的大家伙留给我带回家，其他
的拿到街上出售。

酷暑的一天清早，我照例来到
乌篷船上，麻叔高兴地说：“谭伢子，
走吧，去浮桥口。”船行至弯头边，听
到麻叔哼起了小调：“摇啊摇摇到外
婆桥/月儿头顶窗前照/想你的心飘
呀飘/冒出你的梦里/嘿呀嘿……”
我抬头望见不远处的河面上，一对
水葫芦在水中玩耍追赶，一会儿钻

入水下，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嘎嘎地
悠扬叫唤着。水在流，船在摇，山在
欢呼，人在相思，风在亲吻，鸟在歌
唱。忽听岸上的小朋友见到乌篷船
拉 长 嗓 子 喊 着 ：“ 船 老 板 ，十 岩 板
……”麻叔撑起高高的竹竿，嘴唇微
微张开会心地微笑。麻叔是个孤儿，
父亲牺牲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麻
母千里寻夫结果饮郁气绝，丢下了
还小的麻叔。麻叔是个善良之人，与
我关系不一般，每次上船都有鱼留
给我。为此，母亲经常让我邀请麻叔
到家里做客。麻叔也非常客气，邀请
三次才答应一次。

麻叔四十了仍单身一人。初冬的
一个晴朗日子，麻叔在浮桥渡口边摆
了十来桌酒席，乌篷船上贴了一个大
大的“喜”字，这是麻叔大喜的日子。
麻婶是一位死了丈夫的寡妇，膝下无
一男半女，是母亲牵的线搭的桥，酒
是麻叔委托我母亲酿的泡酒。席后，
几个有些醉意的伙伴欣喜地把麻叔
送进乌篷船洞房，在岸上男女老少的

一阵欢呼声中，麻叔，脱了单有了婆
娘——河里乌篷船队里从此少了一
位“船老板，十岩板”的单身汉。船老
板没有住房，一年四季奔波在乌篷船
上，小木船就是他们的家，所以用“十
岩板”来形容。

转眼到了 1984 年，“水乡飞彩
虹，一桥通南北”的梦想实现，一座
162米长的龙溪大桥改变了平时走浮
桥、洪水季节靠机板船横渡的历史。
不久，上游又建起了水电站，断了船
只的生命线，乌篷船也就渐渐少了。

1995 年端午节过后，舞水河一
夜之间变成了百年不遇的猛兽。汹
涌的河水呼啸着席卷而来，直逼临
河的屋舍。河上最后几只乌篷船因
水势凶猛挣脱了缰绳顺洪流漂泊。
麻叔的“家”也被洗劫一空，陪伴我
父亲一生的大木弓也躺在低洼的厂
房里。第二天洪水消退，父亲来到厂
里，只见到仅有的三架大木弓还躺
在浅水中，歪歪斜斜地荡漾着，可是
仔细辨认没有他的。立在泥水中，他
愣了半天，歇斯底里地狂吼：“我的
大木弓呢？我的呀，我的……”呜呜
嚎啕大哭起来。

第三天，父亲一人来到受到过
洪峰洗礼过的河边。没有了草，也没
有了树木，温顺的河水依旧流淌着。
在一块大石头上，他蹲了下来，弯腰
双手捧起河水，贴近嘴唇，像是亲吻
着曾经梦想的河流，又像在回味河
水的味道。

一只手拍在他右肩上，他缓缓
扭头，见是我。我说：“唉，弹棉郎的
时代结束了……”那年，父亲 54岁。

南方冰冻那年，寒冷的空气就
像霜冷的冰箱，把生活的空间变成
了冷冻室，楼层稍高的住户一夜之
间断水，黏冰的自来水龙头怎么也
拧不动，即使拧动的也不见一滴水。
屋外的进水管凝固得成了冰棍。一
天一夜了，家里有限的储备水立马
耗尽。人们纷纷裹着厚厚的防寒衣
走进附近小超市，货架上的瓶装水
被一抢而空。眼看就要生活受困，我
决定用河水救急。妻子反对：“河水
能喝吗？”我连忙解释着：“怎么不能

喝，以前我们一家子不就是喝河水
长大的？况且现在经过治理河水清
澈大为改观。”妻子说：“那是过去，
现在不一样了。”

不顾反对，我拿起一对塑料桶，
系上绳子套在一根竹扁担两端，下
楼往舞水河边方向迈。半路上，瞧见
一辆洒水车停在马路旁，四周人头
攒动，每人提着两只提桶等待供水。
望着长龙的队伍，我也犹豫了。河水
真的变清了还是浊了倒还是次要
的，多年没手提肩挑是主要的，于是
我放下扁担自觉站队，也就掐了从
河里打水的冲动。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
眼前这条千百年来发源于贵州省瓮
安县尖坡原始森林的舞水河已经远
离了我的生活圈，我成为在陆上观
河的人，不再是在河水里游泳的少
年。如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城
区舞水河两岸已经修建了高高的防
洪大堤，北岸有了舞水风光带，南岸
是竹王大道，又增加了一座晃州风
雨桥，晚上灯光彩带绚丽，成了舞水
河两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竹王大
道、鼓楼广场上一派花团锦簇、歌舞
升平。

近年来，舞水河上游的邻省实
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进程，县级工业园异军突起，特
别是部分化工企业发展迅猛，加之
舞水河流经黔东南 4 个县城，给舞
水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和挑战。为推动“母亲河”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晃县检察院
积极开展跨省联动协作，与邻省贵
州玉屏、岑巩、镇远建立两省接边县
市舞水河流域跨省联席会议监督制
度，达成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联
合监督、跨省联动、协同治理、协同
发展的共识，共同探索“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我们助推职能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依法起诉非
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矿等破坏水
域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移送涉及水
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
件两件。推动全面强化舞水河生态
环境治理，基本实现了“不让一滴污
水流入”的治理目标。

家住舞水河畔上游塘湾大坝的
村民张秀全告诉我，前几年，上游不
时漂来垃圾、死鱼、死猪、死狗，河水
臭不可闻，大家都不敢下河洗衣、洗
菜，如今感觉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蓝天清澈白云悠然，鱼翔舞水鹤
鸣青山”的美丽画卷又呈现在我们祖
祖辈辈居住的这一片湘黔边境。

那天，我沿舞水河上游漫步。一
艘乌篷船出现在眼前，一下子勾起
了我的回忆：在欸乃的摇橹声中，充
满诗情画意的乌篷船悠悠行来，又
缓缓驶开，轻快而淡泊，悠闲又自
在，载着家乡人恬淡自适的生活方
式与精神追求。不过这船，不是以前
的捕鱼船，而是村民义务打捞废物
的清洁船……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晃侗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

舞
水
河
上
乌
篷
船

谭
文
波

骑自行车去办案，在现在看来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我入职的山区
检察院刚恢复重建不久，一辆押运车是
唯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为了减少用车
派车的紧张、矛盾，单位规定只有路途较
远又不通班车的地方才能申请派车，距
离不远的地方就坐班车，县城周边一般
骑自行车。也许是考虑到要经常外出办
案，单位给我们股室配备了几辆二八加
重自行车，尽管是半新的杂牌车子，却足
以让其他的同事羡慕不已了。

第一次骑自行车下乡办案，是到距离
县城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调查取证。

初夏时节，阳光灿烂。我和同事各自
骑了一辆自行车，刚出县城就拐上了一
条通往乡下的土路，开始进入了漫长的
爬坡路段。头顶上，太阳在湛蓝的天空中
发出耀眼的光芒；脚底下，蜿蜒曲折的乡
村道路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除了少有
的平缓路段可以骑行外，更多的是推着
自行车往前走，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
重，衣服上的汗水几乎没干过。

眼看着就快到山顶了，一辆下山的
大货车一路鸣着喇叭狂奔而来，车轮卷
起的尘土弥漫到半空中，一时间眼前什
么都看不清了。我们只好扶着车子站在
原地不动，等到尘土散去才又继续往前
走。到达山顶稍作休息，我们再次检查了
车刹，又骑着开始下山了。坡大弯急的路
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我们用力抓稳
车把，双手控制好前后车刹，让车子凭着
惯性慢慢地往下滑行，一路上提心吊胆
地下到了山底……

在 返 回 县 城 的 路 上 出 现 了 一 点 意
外，下坡途中突然感觉车刹松了，情急之
下双手使劲一捏，却车仰人翻滚倒在地，
差点就掉到几米深的护坡下了，手掌和
膝盖也被小石子擦伤了。爬起来一看，发
现车子后轮一侧的刹车皮不知何时被拉
飞了，不由得一阵后怕。

有一次临时有事需要外出，仅有的
几辆自行车都被同事骑出去了，有人就
出主意让我去借检察长的自行车。当时
给检察长配的“专车”，是一辆永久牌二
八加重自行车，也许是因为车子新有些
舍不得骑，反正那辆自行车就一直停放
在院子的屋檐下，好像很久都没挪过地
方了。那时年轻，平时有点怕见领导，但
此时也就硬着头皮去试一下。进门刚支
支吾吾说着来意，检察长二话没说，就从
办公桌抽屉中拿出车钥匙给了我，只是
说了一句：“年轻人骑车莫太急了，安全
第一，要当心噢！”说实话，那天骑着检察
长崭新的“专车”去办案，心里特别高兴。
一路上边骑车边独自哼着没头没脑的小
曲，尽管车后的货架上还搭载着一个同
事，但似乎感觉不到有多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缝纫
机、手表和收音机，被称为“三转一响”，
这 在 当 时 是 家 庭 财 富 和 生 活 富 裕 的 象
征，也是许多家庭无比向往和为之奋斗
的目标，就连女性在谈婚论嫁时也往往
要先看男方家庭有没有这“四大件”。那
时的物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而在我生
活的这座小县城里，当时的大街上还很
少能看见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影子，自行
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其中“永
久”“飞鸽”“凤凰”是公认的三大名牌，尤
其是“永久”牌自行车，更是自行车中的

“老大”，价钱自然也是最贵的，绝对算得
上是少有的奢侈品了。

虽然一辆好自行车的价钱还不到 200
元，但不是想买就能轻易买到手的，单位
购买自行车，要向商业部门出具公函申请
指标，老百姓要想买自行车则须凭票购
买。那个年代，对于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的
家庭来说，买一辆自行车确实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自行车，
有事要用自行车便找熟人去借。

有一段时间自行车经常被借出去，
股长就把三辆公用自行车的钥匙都收起
来交给我，说任何人用车都要经过他的
同意才能给钥匙。就在刚掌管自行车钥
匙“大权”不久，一个同事周末借车去乡
下探亲，我就随手给了一把车钥匙，谁知
到了周一还没返回单位，办案要用车的
人干着急，股长知道后很生气，当着众人
的面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作之余，
就有人在院子里给自行车做保养，而手头
没事的同事也会来看热闹，大家三三两两
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小院的气氛格外融
洽。保养自行车需要有耐心，通常要先检
查车头是否偏向、车胎是否缺气，然后用
扳手调车刹、紧螺丝，再用抹布把车子仔
细擦拭几遍，直到整辆车子一尘不染。最
后一道工序就是给链条和轴承等关键部
位上机油。一通操作完成后，不仅车身干
净整洁，而且骑起来更加轻巧省力。

那些年骑自行车下乡办案，经常往返
于城乡、奔走在乡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也都练就了一手骑车的好技术，有的还会
单手骑车、双手撒把。骑车功夫最厉害的
人，不仅一个单程骑行近百公里，而且在
返回时居然还把另一辆同事骑坏了的车
子绑在后面，连人带车骑了回来！尽管后
来一连几天他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但车技
和毅力却让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检察院）

骑行乡间
吕晓

夏天，我每天都希望看见夏花

从清晨中走出来
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树红花
如果夏花只有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小院里的红茶花

把看得见的空间留给小鸟
把看不见的幽微捧给鸣蝉
留一处墙角，给自己
比桂树圆满，比阳光灿烂
浑身都绽放花朵的微笑

寂寞了，就等雨来，等风来
给每一个雨中漫步的人
捧出一整朵花来

看它大汗淋漓的样子
我就想翻到晴天这一页
摘花，缀花，簪花
我必须从头到脚看见夏天
肆意生长的诗意

当秋天醒来
我每天都有怀念夏花的资本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
人民检察院）

看见夏花
邓萍

那天，我一边开着车子往乡下
走，一边生着气。

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坐在我
家楼下的。我下班回家准备上楼的时
候，发现父亲戴着草帽坐在台阶上，
旁边的自行车上绑着一尼龙袋子蔬
菜。“这么热的天，你骑着车子送这些
青椒、豆角给我，热出事怎么办？”我
数落了父亲一通。父亲没有上楼，放
下尼龙袋就骑上自行车走了。

夏 季 的 天 ，奇 热 。我 心 里 不 踏
实，把蔬菜放楼上后开着车子就从
后面追了过去。

回村的路有几条，我沿着一条
小路追。太阳落山了，来到村口，我
看见母亲在菜园地摆弄瓜架子。家
中那条黄狗摇着尾巴“汪汪”叫着窜
了出来，朝我龇牙咧嘴，被我轻轻一
脚踹开了。母亲看见我，赤着脚从菜
园地走出来。

我问母亲父亲回来没有，母亲说

还没有。看我担心的样子，母亲又说，
急啥，没事，他自己又不是找不到家。

菜地里刚灌溉水，菜沟子里还
有水。瓜架子倒了一片，架子上挂满
了长豆角。我要去帮母亲扶正瓜架
子，母亲说不用，从菜园里出来站到
菜 园 旁 的 水 沟 里 把 脚 上 的 泥 涮 了
涮，同我一起坐在菜园边的树底下。

“这些菜也不值多少钱，以后别
往我那送了。”我看着母亲说，我不
希望父母太辛苦。菜园离父母家也
就百十米，有二分地。从整地育苗到
搭架子，母亲一天没有闲着。特别是
施肥，施肥用的杂肥都是父亲用粪
箕从一百米外背到地里的。菜园离

水库太远，每次灌溉，父亲需要从几
里外的水库引水过来。从水库到菜
园地的淌水沟，基本上没人维修了。
父亲想把水引到菜园地，需要一点
点疏通那条水沟。有时候水沟疏通
了，有人看我们引水成功，就半路挖
个洞截下水去抗旱保苗了。有一次
看水被截走，我去找人家理论，硬生
生被父亲训了一顿。

“那瓜甜吧？”母亲微笑着。我说甜。
“本来这次能给你带去五个。”

母亲伸出五个手指，没想到昨夜被
别人抢先了一步。

“改天，我装个监控？”我安慰母
亲，我以为她心疼瓜被别人吃了。

“还值当的？”母亲又笑了，让我
别操心。

“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弄的这个菜
园，让他们坐享其成？下次再被偷，你
告诉我，我来报警。”我虚张声势地说。

“什么偷不偷的？都是本庄人。
我们种的菜又不卖，人家吃点是在
帮我们的忙，浪费可惜。”母亲看着
菜园子说，“还记得你上学那会儿，
村里哪家没有帮我们一点？你刚工
作 的 时 候 ，还 没 有 这 个 菜 园 子 ，当
时，这块地没人要，是你爸主动拿好
地跟人家调换的。你知道为什么？你
在城里工作了，你的工作能帮乡亲
什么？什么也帮不了。这小小菜园既
能打发我们的时间，又能送给别人
一点，累点不也高兴吗？”

正说着，父亲骑着他的二八大
杠回来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
检察院）

菜园
李兆军

河上鸬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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